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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戏曲的发展：我们需要“共工”，
也需要“女娲”
对当下戏曲的关注，对舞台实践的重
视，使作者对戏曲的继承与革新问题有着
比一般人更为清醒的认识。借用选集里
《共工触不周山与女娲补天》 一文的题目
来说，就是：我们不但需要勇于改革创新
的“共工”，也需要能继承、发扬传统的“女
娲”。通过书中选录的相关论文，我们能感
受到作者开放的、发展的眼光和视野。
从横向上看，作者以开放式的心态渴
望戏曲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例如，对当代戏
曲创作流派的论述，对戏曲审美领域雅俗
问题的讨论，对少数民族题材戏曲的关注，
对现代戏创作情况的分析，对历史题材的
不同处理方式的阐述，还有对农村与都市
两个演出舞台的关注等等。作者认为，我们
对具有不同艺术倾向的剧作家应该要有
更多的理解，要鼓励不同创作个性、创作
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题材剧的创作
上，可以是“侧重于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积
极因素的发掘和扬励”，也可以是“无情地
剖析遗产中黑暗落后的东西” ［1］（P.118-119）。
对待传统剧目，可以是“去芜存菁”，也可
以是“脱胎换骨，彻底改造”。［1］（P.121）我们应
该尊重差异，尊重剧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刻
画人物，理解历史。对于少数民族题材戏
剧，作者的眼光敏锐独到，给这类题材的
戏剧以应有的重视。他认为，“少数民族
题材戏剧不仅在内容上不可替代，而且以
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显示出独有的价
值”［1］（P.148）。特别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
形式，对丰富戏曲舞台形象、增强戏曲艺
术感染力有着独特的贡献。作者列举了蒙
古剧《安代传奇》和花儿剧《花海雪冤》等
作品，详细分析了剧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歌
舞和生活习俗在戏曲舞台上的表现力。
在历来争议较多的现代戏创作上，安
葵先生并不回避其发展中的困难，而是在
充分认识到“现代戏创作是一个长久的难
题”的前提下，客观分析现代戏创作的成
败，对现代戏创作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思
考与探索。在要不要发展现代戏的问题
上，他说：“虽然戏曲搞现代戏已有几十年
的历史，但是戏曲要不要搞现代戏、现代
戏的价值如何，还是戏曲理论界争论的问
题之一。否定现代戏存在价值的人主要论
据是现代戏没有生命力。因此有人断言，
戏曲现代戏是‘创造的废墟’，还有的人
说，现代戏是一个‘陷阱’⋯⋯这些看法对
不对呢？让我们考察一下实际的情况，当
然讨论的目的不仅在于回答一些人对现
代戏的指责，而且还要探讨现代戏健康发
展的途径。”［1］（P.209） 关心戏曲实践、具有
丰富剧场经验的安葵先生坚信，舞台就是
现代戏成败最好的证人。客观上存在的受
欢迎的现代戏剧目就是对这种质疑的有
力反驳。而目前要探讨的不是要不要现代
戏的问题，而是现代戏如何更加健康地发
展。这种坚定的学术信念不是来自于对现
代戏的盲目热情，而是出自安葵先生对活
跃着的戏曲事件的充分关注。
而在纵向上，在戏曲对待自身传统的
态度上，作者认为，应该以一种发展的、联
系的眼光来看待，既不要拘泥于传统，也
不能全盘否定历史。在《文化坚守与变革
求新》、《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一年
的戏曲舞台》、《戏曲发展与新的综合》等
文章中，作者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戏曲发展
的立场和态度。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戏曲发
展中必然要有更多的传承，另一方面，他
也指出，“戏曲史证明，一个剧种成熟、稳
定后不再思变，就可能僵化而走向衰落，
因此必须有人来不断地打破它，输入一些
异质的东西，使其在变异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1］（P.222）实际上，他还从理论上思考这
种革新发展的必要性。他认为，“研究戏曲
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戏曲
艺术的革新发展，在戏曲的危机感中，大
家都有革新发展的强烈要求，因此也产生
了多种多样的理论。有些不太熟悉戏曲的
人未免过多地看到了戏曲的短处，以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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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淡化’乃至消灭戏曲的特点，不能挽
狂澜于即倒，有些对戏曲感情很深的人，
又常常只看到戏曲优长的一面，把一些改
革创新的尝试视为异端，我认为这两者都
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利于戏曲的发展。
只有深入地把握了戏曲的特点并站在历
史的高度来看待这些特点，才能有比较符
合实际的革新发展观”。［1］（P.55-56）很显然，正
如安葵先生所说的那样，戏曲思维本身也
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本质上具有其创造
性、开放性。
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戏曲的发展，既不
抛弃传统，又对革新给予热情的鼓励，这
一点安葵先生很早就做到了。在 1989 年
出版的《当代戏曲作家论》里，他借后记传
达了这种科学的发展观，他说：“近年来，
戏曲理论界围绕着继承与革新等各种问
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要对这些
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忽视和脱离历史
的经验。当代戏曲作家的经验是十分丰
富、十分宝贵的。他们的贡献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从现实和历史生活中提炼素
材，创作新的作品，丰富戏曲艺术的宝库；
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当代人的认识，对戏曲
艺术遗产进行挖掘、选择、整理、改编和再
创造，保存和发扬传统艺术的精华。这两
方面是不可或缺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
认为无论是像陈仁鉴那样侧重于传统的
脱胎换骨的改造，还是象翁偶虹、范钧宏
那样努力于保护和发扬传统的精华，其历
史贡献都应该给以充分的评价。”［3］（P.235）
在安葵先生撰写的许多文章中，充分体现
着这种跳出理论框框、从舞台实际效果出
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风格。行文中，作者
旁征博引了许多具体生动的舞台实践，信
手拈来许多或成功或失败的戏曲作品，以
不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戏曲自身的发展
规律。
对戏曲的这种科学发展观，也体现在
作者对古典剧论的态度上。他说：“现在除
了要继续挖掘古典戏剧理论遗产之外，应
该更重视把古典戏剧创作论与当代的创
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自己的
民族戏剧理论，同时也能更好地推动当代
的创作。”［1］（P.90） 很显然，作者是以“古为
今用”的思想挖掘、探讨古典剧论对当代
戏曲创作的意义的。如在《意会汤清远，言
传李笠翁——关于古典戏曲创作论的思
考》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古典戏曲的
三种特性，即诗性、音乐性和剧场性。并指
出，这三个方面在创作上都有意会、言传
两个层次，其中，只可意会的东西在戏曲
创作中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古典剧论留给
我们的宝贵理论遗产，应该给予足够的重
视。因为，这正是戏曲不断发展、革新的重
要源泉之一。在论文集中，安葵先生以汤
显祖的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为典型案例，
具体分析了汤显祖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认识，认为，“这些论述不只是宝
贵的戏曲理论遗产，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1］（P.60），我们要想活跃创作思想，打
破模式化、理念化等创作弊端，就应该从
汤显祖等具有创新精神的古代剧作家那
里获取灵感，接受启发。
总之，该论文集中反映了安葵先生二
十多年来在沟通古今、借鉴历史经验、探
讨当代戏曲问题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与
积极贡献。在戏曲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的今
天，书中的许多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而充溢于书中的那种对当代戏曲发展
的热忱与深切关怀，尤其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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